
入
夏
，
小
區
的
景
致
已
近
最
美
，
綠
草
如
茵
，
黃

的
紫
的
小
花
撒
落
其
中
，
宛
若
夜
空
繁
星
。
樹
木
日

見
葳
蕤
，
桃
花
不
肯
褪
卻
粉
意
。
於
是
晚
飯
之
後
，

在
小
區
散
步
是
極
其
愜
意
的
事
情
。

我
漫
無
目
的
地
走
㠥
，
目
光
隨
遇
而
安
，
一
會
看

草
，
一
會
賞
樹
。
一
會
眺
望
遠
景
，
一
會
近
觀
樓

房
。
小
區
的
樓
都
是
深
棕
色
，
而
且
格
局
大
都
相

同
，
一
樓
有
花
園
，
頂
樓
有
閣
樓
。
漸
漸
地
我
看
出

些
端
倪
。
小
區
樓
房
有
個
特
點
，
那
就
是
每
家
的
陽

台
都
有
平
坦
延
伸
的
空
間
，
而
這
處
空
間
在
主
人
的

視
線
裡
是
看
不
到
的
，
因
為
有
牆
壁
的
阻
擋
，
於
是

它
成
了
主
人
家
的
角
落
。

於
是
這
樣
的
角
落
就
有
門
道
了
。
我
看
見
不
同
人

家
置
放
的
東
西
截
然
不
同
。
有
一
部
分
人
家
已
經
心

安
理
得
把
它
當
作
倉
庫
：
擺
放
幾
摞
舊
鞋
盒
，
鞋
盒

邊
上
倚
㠥
一
把
破
舊
的
雨
傘
；
也
有
放
一
袋
子
廢
水

瓶
的
，
旁
邊
堆
㠥
不
用
的
紙
盒
；
也
有
的
地
上
盤
㠥

幾
圈
的
水
管
，
旁
邊
散
落
㠥
不
看
的
雜
誌
。
是
的
，

主
人
無
論
在
雅
致
的
客
廳
，
還
是
在
溫
馨
的
臥
室
，

根
本
看
不
到
這
些
，
他
們
只
需
把
不
要
的
不
用
的
堆

放
在
那
裡
，
因
為
那
裡
是
他
們
的
角
落
。

也
有
人
家
很
會
利
用
空
間
，
把
洗
衣
機
安
放
此

處
，
洗
衣
機
上
罩
㠥
雅
致
的
綴
㠥
蕾
絲
花
邊
鏤
空
紗

巾
，
洗
衣
機
旁
邊
是
一
個
很
乾
淨
透
落
的
水
桶
，
水

桶
裡
斜
放
㠥
一
把
拖
布
；
也
有
的
把
晾
衣
架
安
放
此

處
，
架
上
晾
曬
㠥
整
齊
的
衣
物
。
到
主
人
家
作
客
的

人
是
看
不
到
這
裡
的
，
但
主
人
家
還
是
把
這
裡
收
拾

得
乾
淨
利
落
，
因
為
他
們
沒
有
把
它
看
作
角
落
，
而

是
充
分
利
用
起
來
，
當
作
了
房
間
的
一
部
分
。

最
有
意
思
的
是
有
人
把
這
處
空
間
圍
了
起
來
，
而

且
居
然
用
的
是
冰
箱
類
大
的
紙
盒
。
於
是
這
裡
徹
底

成
了
角
落
，
陽
光
都
不
能
照
射
，
更
別
提
目
光
的
尋

視
了
。
看
來
細
心
的
主
人
徹
底
把
這
裡
當
作
角
落

了
，
而
且
不
願
意
把
自
己
的
隱
私
暴
露
出
來
。

最
讓
我
欣
賞
是
有
一
戶
人
家
，
落
地
窗
戶
纖
塵
不

染
，
地
上
放
㠥
兩
盆
一
人
多
高
的
青
石
山
，
鬱
鬱
㡡

㡡
，
翠
綠
欲
滴
，
不
遠
處
的
花
架
上
是
一
盆
吊
蘭
，

枝
葉
裊
娜
地
垂
㠥
。
看
來
這
都
是
主
人
精
心
照
料
的

傑
作
。
牆
壁
上
掛
㠥
一
個
碩
大
的
中
國
結
。
紅
綠
相

襯
，
很
有
生
機
，
也
很
雅
致
。
可
是
，
它
們
的
主
人

無
論
在
客
廳
在
臥
室
，
都
欣
賞
不
到
自
己
精
心
設
計

的
風
景
。
但
是
每
有
路
人
經
過
都
會
駐
足
不
前
，
讚

不
絕
口
。
我
不
禁
邊
走
邊
陷
入
了
沉
思
。
自
己
的
視

線
雖
不
能
及
，
但
未
必
東
西
不
存
在
。
也
許
你
的
角

落
恰
是
別
人
的
風
景
。
是
淨
化
自
己
的
角
落
，
妝
點

別
人
的
視
野
；
還
是
不
經
意
間
或
隨
意
時
，
讓
角
落

的
垃
圾
玷
污
別
人
的
風
景
。
我
們
為
人
處
事
是
否
也

應
日
三
省
吾
身
，
完
善
自
己
。
內
在
的
缺
失
不
完

善
，
心
靈
角
落
的
垃
圾
不
清
除
，
早
晚
會
跌
在
別
人

的
視
線
裡
。

B7

美食紀錄片《舌尖上的中
國》在中央台播出後，在全
國各地大受歡迎，也引起了
人們對美食的關注。該片從
橫的方面介紹了我國許多地
方的美食風俗，讓人們在大
飽眼福的同時，也領略了我
國美食文化的豐富多彩。
我國是一個美食大國，不

但各地都有特色美食，歷朝
歷代也都有優良的美食傳
統。尤其在經濟、文化比較
繁榮的唐朝，人們的生活比
較安定，餐桌上也比較富
足。僅就主食而言，也對舌
尖充滿誘惑。
唐朝人的主食結構，主要

是餅和飯。這二者中，餅又
佔據主要地位。唐代趙璘在
《因話錄》中說，當時「世
重餅啖」，這是多數唐朝人
食餅的真實反映。
唐代所說的餅，內容比今

天寬泛得多。除麵糊以外的
各種成型麵食，都可以稱為
餅。而唐人食之最多、最具
代表性的餅，有胡餅、蒸餅
和湯餅等。
胡餅是用烤爐烤製的大

餅，它是漢代自西域傳入，
在唐代極為流行。據日本僧
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
記》記載：「開成六年正月
六日（應為會昌元年，即公
元841年）立春，命賜胡

餅、寺粥。時行胡餅，俗家依然。」這是說在立春這一
天，唐武宗李炎向文武百官賞賜胡餅。而普通百姓也都
喜歡這種食品。正因如此，賣胡餅的人在當時也頗受重
視。《廷尉決事》中就記了這樣一件事：唐代一個叫張
桂的人，因賣胡餅出了名，竟被封為蘭台令！
胡餅中有一種胡麻餅，烤製時在餅上撒了一層芝麻。

白居易在《寄胡麻餅與楊萬州》一詩中曾對胡麻餅讚美
道：「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出新爐。寄與飢饞楊
大使，嘗看得似輔興無？」白居易寫這首詩時，正在四
川忠州做官。他說忠州的胡麻餅完全是按京都長安的方
法烤製的，吃起來又香又脆。他把剛烤出的胡麻餅派人
送給萬州刺史楊敬之，讓他品嚐一下是不是跟京師最有

名的輔興坊烤的一模一樣？短短四句詩，就把胡麻餅的
風味特點及受歡迎程度生動地寫了出來。
還有一種叫「古樓子」的胡餅，《唐語林》中介紹

說：「時豪家食次，起羊肉一斤，層佈於巨胡餅，隔中
以椒、豉，潤以酥，入爐迫之，候肉半熟食之，呼為
『古樓子』。」顯然，這是一種加了羊肉餡的大胡餅，夾
層中還放了花椒、豆豉等作料，表面上塗㠥油脂，吃起
來又酥又香，味美異常。
蒸餅是將麵糊發酵後再蒸熟的麵食，如饅頭、包子

等。唐朝人食用的蒸餅種類很多，它既可單純用麥麵製
作，也可摻進各種配料。唐人段成式在《酉陽雜俎》中
說：「蒸餅法，用大例麵一升，練豬膏三合。」這裡指
的就是在白麵中摻進豬油製作的蒸餅。各種蒸餅不但是
百姓餐桌上常備的食物，也能登上皇家的大雅之堂。白
居易在《社日謝賜酒餅狀》一文中，曾提到「蒙恩賜臣
等酒及蒸餅、環餅等」，這說明皇帝賜給大臣的食品，
就有蒸餅。
湯餅是下在湯裡煮的麵食，如麵條、麵片等。唐朝人

食用的湯餅種類也很多，當時的詩人對此也多有吟詠。
如「菊花辟惡酒，湯餅茱萸香」（李頎）；「雞省露濃
湯餅熟，鳳池煙暖詔書成」（羅隱）。這都說明當時湯餅
在民間頗受歡迎。
唐朝的湯餅中，有一種叫「槐葉冷淘」的冷麵，它是

用槐葉汁和麵做成麵條，煮熟後再放入涼水中冷卻，吃
起來又涼爽又別具風味。杜甫曾在《槐葉冷淘》一詩中
寫道：「青青高槐葉，採掇付中廚。新面來近市，汁滓
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箸，香飯
兼苞蘆。經齒冷於雪，勸人投
此珠。」
詩中，杜甫精要地介紹了

「槐葉冷淘」的做法、美麗的
顏色及清爽甘美的味道，對其
大加讚美。作為唐代的「人民
詩人」，杜甫的詩一向反映民
意。他對「槐葉冷淘」的喜
愛，也體現了百姓的共同心
聲。
飯在唐朝人主食中的地位，

雖然略遜於餅，但仍是不可或
缺的主力。而在有些地區，它
甚至比餅更受青睞。飯是將穀
物整粒煮熟而做成的食品。唐
朝人食用的飯多種多樣，主要
有稻米飯、粟米飯、黍米飯
等。稻米飯食用的範圍最廣。
尤其在長江以南產稻地區，它
一直是最重要的主食。稻米飯

配以相應的菜餚，既是人們喜愛的美食，也是詩人尋覓
的美好意境。如「香稻熟來秋菜嫩，伴僧餐了聽雲和」
（陸龜蒙）；「看炊紅來煮白魚，夜間雞鳴店家宿」（王
建）；「早炊香稻待鱸膾，南諸未明尋釣翁」（許渾）。
詩是現實生活的反應。從詩人的詩中，我們足以看出稻
米飯的價值和它在唐人飲食生活中所佔的重要地位。
粟米飯即小米飯，它的食用範圍主要在北方地區，尤

其是農村。日本僧人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寫
到在山東登州的所見：「山村縣人，餐物粗硬，愛吃鹽
茶粟飯。」說明那裡的農民是以粟米飯為主食。而有些
官員招待客人，也用粟米飯。如《朝野僉載》上就記載
說：「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對賓下脫米飯（即粟
米飯）。」
當時一些小飯店出售的飯食，也多為粟米飯。如唐朝

人康駢在《劇談錄》中就寫道：「道中小店始開，以脫
粟為餐而賣。」從以上例子中可以看出，粟米飯在唐代
的普及率也很高。
黍米飯是用大黃米（即黍米，有粘性）煮的飯。由於

唐代黍的種植量很大，所以黍米飯也是不少地方的主
食。一些詩人在詩中都寫到黍米飯，如「廚香吹黍調和
酒，窗暖安弦拂拭琴」（白居易）；「柴門寂寂黍飯
馨，山家煙火春雨晴」（貫休）。從詩中我們也可以看出
唐代許多地方食用黍米飯的情況。
唐朝人的主食中，還有胡麻飯、烏米飯以及添加各種

配料的什錦飯等。這些豐富的主食，各有特點，各具風
味。它真實地反映了唐朝飲食文化的興旺發達，也讓我
們從一個側面領略了我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窗外的小雀掠翅而去。而晚霞正在濃烈處，如一幕悲
壯的史詩。村莊、公路、竹林、小溪潺潺，突然間凸顯
了出來，是如此的熟悉。此時的楊樹，彷彿是不經意間
就綠成了現在的樣子，一片又一片的葉
子，雨後更加的翠了。而草坪已早早鋪展
開去，像一場盛典的前奏，只等風一來，
就拉開序幕隆重上演。
這是家鄉的盛夏。雲朵的金邊閃㠥光

芒，抬頭望去，天邊和大地重合的地方，
彷彿有許多故事，只待你去尋覓其中，當
光陰漸漸遁去，消失在這人世間，晚霞是
最好的見證。這靜得出奇的傍晚，記載㠥
我血緣中最柔軟的部分。
雨後的家鄉，彷彿剛剛出浴，怡人得

緊，東鄰西舍，或一字排開，紅磚瓦房，
或錯落有致，依河、傍山，如君子，彬彬
有禮，幾縷炊煙，山林深綠，新茶展枝，
於綠綠的清涼中，褪去夏的酷熱。這一天
熱似一天，你喝茶只需撿拾幾句閒詩雅句
消暑，范成大曰：「舍後荒畦猶綠秀，鄰家鞭筍過牆來」。
最喜夏夜掌燈時分，或東房西廂，或小巷連㠥小巷，

張家宅子，李家老屋。次第而上，燈是溫暖的，光線祥
和，與世無爭。燈也是飽滿的，在群山之間，在大地上

和天空的星辰遙相呼應，像一場小夜曲，和田野的蛙聲
一起潛入夜色；像這溢出窗子的光，給路人以指引和希
望。

田壟土丘，泥土浸入了太多的雨水，
就成了錦緞般的軟。豌豆花開，半畦芹
菜，那掛絲的瓜兒，正節節向上。緣於
生命的綠色，正一點點浸入心扉，閒居
於此，便是紅塵中的幸事。家鄉的花
多，名字也多。像我們小時候混淆於
此，搗㠥溪水魚兒，三五伙伴，相互喚
㠥乳名。流水飛濺，一不留神就真正成
了記憶。或者讓你靜默㠥想起，那些伴
兒卻已經遠去。像這些花，會有純純的
色彩，也有雜色的，都只等你來寵愛，
一點也不許馬虎。
月掛西樓。自小喜歡跟㠥月兒走，從

山坡上跑下，跑進屋裡頭，在院子裡
喊：「月亮！月亮！你怎麼跟㠥我走？」
紫葡萄上的露珠正泛㠥銀光，而此時，

沿㠥月光的路，蝸牛爬上了毛絨的藤葉。一直向上，就
可以看見更遠的地方。它堅定而執㠥，像我年少時的眼
眸泛㠥清晰如天藍色的光輝；像此時，我的身影和家鄉
黑成一片。

伯嚭是吳國的太宰，《史記》等書都說：越國滅
了吳國，就把伯嚭殺了。可是，《禮記．檀弓》
說：陳國也有個太宰嚭；《左傳．哀公二十四年》
又說：吳國滅亡二年後，又出現了太宰嚭的名字！
這樣，有人就發現，在歷史同一時期，出現了三個
太宰嚭。於是明人筆記《識小錄》認：「越王入吳
而誅宰嚭俱非實錄。」勾踐和吳王夫差一樣，繼續
在寵任這個讒佞之臣，甚至懷疑文種被殺，也與他
有關。
孔穎達說：陳國的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

而陳太宰博聞強識。多有所言。兩大宰嚭何忠侒星
淵哉。」《禮記．檀弓》具體記載是：「吳國出兵
伐陳國後回師，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
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
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
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
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
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
赦之，師與，有無名乎？』」陳依附於楚，伯嚭和
伍子胥都是在楚國受迫害而逃到吳國一心想報仇的
人。夫差出兵，伯嚭隨軍，他自然不會為陳國討一
個吳國出師的正當名義。如果是陳國有太宰嚭來出
使軍前，則兩個太宰嚭碰到了一起，而當時使者又
稱「行人」，這樣既有「行人儀」，又有陳太宰嚭就
不好理解了。所以《容齋隨筆》說：「按嚭乃吳夫
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之
所以出現陳太宰嚭是書寫者的筆誤，正確的說法應
該是「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
「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辯正云。」看
來陳國的太宰嚭是不存在的。
伯嚭的父親郤宛，是楚王左尹，他為人耿直，賢

明有能，深受百姓愛戴，因此受到了少傅費無忌的
忌恨進讒，被貪得無厭的楚令尹（國相）子常所
殺，伍子胥的父親伍奢也因為費無忌的誣陷而被
殺，他們都來到了吳國，並報了仇。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大夫

文種向勾踐獻謀：吳王敬畏子胥而親信伯嚭。打通
伯嚭的關節，則和議事成。此時的伯嚭顯然已是吳
王的大管家，文種點明議和後對伯嚭的好處：若和
議事成，越王並非委身於吳王，而是委身於太宰。
那麼越國所有貢獻，都先經過太宰，再進入王宮，
那太宰就可獨攬越國的財富了。這是何等的誘人！
但出賣國家利益的卑鄙行當也是很危險的，一旦對
方和盤托出，是要冒殺頭風險的，唯一的方法是收
人錢財替人消災。於是，越王「率眾以朝於吳，而
以重寶厚獻太宰嚭，嚭喜，受越之賂，愛信越殊
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胥大
懼」。最後，他不僅害死了伍子胥，並一直到把吳
國弄到亡國才罷，這是明眼人都早已看出來的。孔
子弟子子貢說：「太宰伯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
私，是殘國之治也！」《呂氏春秋》也說：「吳王
聞越王勾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
也，故國亡身死也。」這樣的一個伯嚭，越王勾踐
在滅了吳國以後，真能再用他為自己的太宰嗎？我
想就「重寶厚獻」的屈辱這一條，勾踐也不會放過
他。而且除了《左傳》，並沒有其他歷史資料懷疑
伯嚭是被勾踐殺了。
那麼，《左傳》真的說伯嚭當了越國的太宰嗎？

《左傳．哀公二十四年》是這麼說的：「閏月，公
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
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
焉，乃止。」吳國亡於魯哀公二十二年，兩年後
魯哀公來到越國，越太子適郢與魯哀公很投機，
一方面要嫁越女給魯哀公，一方面要「多與之
地」。目的是要借越國的力量，去對付魯國國內日
益強大的季孫氏勢力。季孫氏得到消息後，用了
賄賂的方法，阻止了他們的結盟，所以，所謂
「使因太宰嚭而納賂」，並不是越國用了太宰嚭，
而是季孫氏用了越國已經用過的那個行賄太宰嚭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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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太宰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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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有 可 聞

有一件事情我始終不明白：為甚麼獅
子的形象在中國那麼普遍？

獅子並不是產在中國，產自印度及非
洲。但奇怪的是，在中國，到處可以見
到獅子的形象（石雕或繪畫）。人們都尊
重、喜愛及熟悉獅子。宋代陳慥怕妻
子，妻子一聲喝，他如聞獅子吼，蘇東
坡曾有兩句詩開他的玩笑：「忽聞河東
獅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不知道他們
是不是真的聽過獅子吼。恐怕也沒有。
不過他們好像都熟悉獅子的吼聲。
早幾天走過一家商店，發現他們店子

的門口就有一對石獅子。並不高大，不
過很精緻。香港這地方，你想在門口放
一對巨大雕塑的石獅子，恐怕也不容
易，但人們就是想在門口放一對石獅
子。不能放大的，就放一對精緻的吧。
小時候在家鄉，記得也有許多機會親

近石獅子。不知道現在石獅子的口裡仍
然啣㠥一顆可以滾動的小石球。小石球
不能夠取出來，但可以在獅子口內滾
動。小時候，我喜歡伸手去石獅子口裡
探一探那小石球，但又很害怕石獅子的
口會忽然合下來。

現在我記不起當年在鄉間為什麼會常
常有機會親近石獅子。鄉間有宗祠一類
的族群共有的建築物，石獅子也許就是
在宗祠這一類地方有吧。
不過我仍然找不到答案：為什麼獅子

的形象在中國那麼普遍。不過，中國人
喜歡獅子的形象，我也喜歡，如果要我
挑一頭巨獸的形象，也雕刻放在門口，
我也會挑選獅子。獅子那一身蓬蓬的外
皮，好像有一點親切感。如果有一頭石
雕老虎，又有一頭石雕獅子，我想我會
首先走近石雕獅子那裡去吧。
聽說盧溝橋上，石欄上有長長的一對

石獅子，神態各異。如果是，那就是獅
子雕刻的一個大展覽了。
在中國各處，人們傳說有老虎出現，

但少聽說甚麼地方出現獅子。景陽崗
上，武松打的是老虎，沒聽說過武松打
獅子。
這裡且插進來說幾句老虎。香港，據

說很早以前（恐怕不只百幾十年了）是
有老虎的，所以有老虎岩（樂富）、大埔

（以前聽老一輩說，大埔本來叫大步，意
思是叫人來到這裡要大步走，不要遇上
老虎出來了）。
如果在大埔遇到的是獅子，不知是不

是比老虎沒有那麼可怕呢？當然，說說
笑而已，誰也不希望在路上遇見獅子或
老虎。
生活中，有一個場合，人們還和獅子

十分親切，一道在音樂節拍中跳跳，喊
喊，一道玩，這就是過春節的時候舞獅
子、醒獅。獅子在這場合是親切的，人
們會吊㠥一塊象徵性的食物來誘動獅
子，大家在歡笑聲中一道玩。
我小的時候，很希望有個機會戴上獅

子頭來舞㠥玩，可惜好像未有過這樣的
機會。現在，拿個獅子頭來放在我面
前，我這個老頭子也舞不動了。
現在，在香港這樣的大城市，還會有

舞獅子的活動嗎？相信還會有，各個區
域都有。舞獅子可能還成為一種專業活
動。不專業，一下子要舞獅子，哪裡來
的獅子頭、獅子身，還有藏在獅子裡面
使獅子活動起來的，其實是人。舞獅子
的人自然是專業的，會有一大套技巧，
舞的時候，還要有音樂節奏，敲敲打打
的配合，才能夠熱鬧地舞起來。有一
次，一家店子新開張，我見到就有舞獅
子助興，熱熱鬧鬧。獅子還向客人打招
呼，這就更熱鬧，更親切了。

古 今 講 台

石獅子與舞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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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的盛夏

心 靈 驛 站 ■劉彥齊

■家鄉，回憶中的靜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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